論輿論戰對戰爭之影響與效能
海軍少校　孟繁宇
提　　要：

一、波灣戰爭則讓人們透過傳播媒體現場直播，直接〝參與〞了戰爭的進程。造成戰場喊話、標語、傳單等的傳統輿論戰手段炯然不同，由此可知現今運用的輿論戰手段已在傳統輿論手段上有了新的進展，輿論戰已經成為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武器。

二、戰爭最終目的的實現，即獲得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的利益，讓敵方人民鬥志喪失與精神崩潰，有效運用輿論戰，將會獲得戰爭全方位勝利。

三、未來戰爭將使輿論爭奪成為信息戰之主要形式，因為未來戰爭實質就是攻心，攻擊國家意識、部隊士氣、指揮官決心與意識形態及文化壁壘；在戰略上，破壞敵方正常政治運作、經濟運行體系，削弱其軍民戰鬥意志，導致敵方處於癱瘓狀態，從而放棄抵抗；在戰場上，以輿論為主要作戰手段，攻擊敵方認知與信念，迫使放棄對抗意願，停止作戰對抗。

壹、前言

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至理名言：「戰爭是通過政治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再現」〔註一〕。所以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是結合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各方面之整體作戰，其中包含精神力量的對戰，誰能影響雙方軍心與士氣，誰就能贏取作戰勝利。

因此在2003年波斯灣戰爭結束後，中共即針對戰爭結果將「三戰」做為重要作戰模式，廣泛運用於作戰前、作戰中與作戰後，對決定戰爭勝負產生重大影響。中共軍委主席江澤民更提出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中重要作用，以開啟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新拓展，於2003年12月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正式明文將「三戰」做為「戰時政治工作」的重點，進行相關「三戰」的研究與演訓工作，以因應未來高技術戰爭之需要〔註二〕；由此可見「輿論戰」已經成為現今作戰模式，直接影響戰場作戰層面，在未來高技術戰爭中，此作戰樣式已先於軍事行動開展，貫穿整個作戰始終，達到「兵不血刃、思想征服」之目的〔註三〕，本研究僅針對輿論戰意涵與對戰爭影響詳加論述，達到「以敵為師」，精進未來作戰效能。

在資訊多元化發展的今日，輿論的巨大壓力、和平的價值取向與戰爭的殘酷性，讓任何一個國家或掌政權者都不敢背負發動戰爭的罪名；所以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作戰雙方均會運用所有傳播媒體，有計畫及有步驟的策劃新聞，製造議題，引導輿論，影響人民，為透過戰爭手段實現國家利益奠定輿論基礎。所以在美伊戰爭中，美國為了實現其戰略圖謀，於作戰前，特成立了直屬白宮的「全球宣傳辦公室」〔註四〕，針對作戰方案提出輿論宣傳計畫，為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提供合於正義之理由，所以在美伊戰爭全程，雙方國家均透過新聞媒體對公眾輿論產生影響，進而開啟了一場人類戰爭史上空前的輿論戰，敵對雙方均借助新聞傳播學原理，在新聞輿論領域一較高低，從精神和意志方面打擊敵對國之民心士氣，讓傳播媒體成為與軍事打擊相互依存的另一個戰場。所以在作戰中充分掌握新聞輿論，利用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的基礎上，綜合結合網路、電子郵件、移動電話等現代技術手段，形成立體宣傳，擴大輿論效果形成強大壓力，讓我們體認到輿論戰重要性與影響力，基於此探討輿論戰與對戰爭之影響與效能。

貳、輿論戰定義與重要內涵

一、輿論戰之定義

輿論戰是一種特殊手段，能夠創造有利政治形勢，擴大宣傳效果爭取新的同盟關係，取得勝利捷徑，所以在美伊戰爭中便產生一個新名詞〔註五〕。

因此在戰爭中透過輿論戰產生「左右他人的信仰、態度或行動」〔註六〕影響作用，進而導引作戰勝利，綜合各學者之輿論戰定義後，將其定義如下：輿論戰已是一種特殊作戰樣式，圍繞國家安全戰略與政治利益，運用現代傳媒科技（廣播、電視、報刊、網路）有計劃的進行傳播，有效控制輿論態勢，鞏固國內民心與激勵士氣，進而強化精神戰力，以適時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對敵作戰時可以透過輿論突顯敵國內各民族與種族或不同團體間的矛盾，製造社會動亂與分離其民眾向心，動搖民眾對敵政權的支持，摧毀其精神意志。因此，輿論戰最重要的就是能爭取在國際輿論的廣泛支持，孤立敵人，強化自身正當性。

二、輿論戰的特點與特性

(一)「輿論戰」的特點

現代戰爭是高科技裝備與傳媒交互作用之戰場，隨著國際傳播環境改變，也改變了戰爭形態，造成作戰樣式創新。劉雪梅〔註七〕認為自波灣戰爭以來，輿論戰表現出了一系列新的特點：

1.輿論爭奪打破了以往敵、我、友界限分明的傳播格局，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中有我、他中有你的非線性作戰特徵。

2.是在傳播模式上向電視傳播、衛星直播、網路傳播方向發展，表現出同時傳播、現場轉播、形象傳播等直播化發展形式。

3.在美伊戰爭中美國軍方一反常態的推出了「嵌入式」隨軍報導政策，顯示出戰時新聞管制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

4.傳統心理戰作戰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呈現出心戰武器媒介化、心戰物件分層化、心戰方式人際化等傳播特色。

5.傳統的謀略戰作戰方式得到了新的發展，利用大眾傳播實施的「欺騙」與「反欺騙」、「震懾」與「反震懾」行動呈現出複雜化、白熱化、規模化的發展態勢。

(二)輿論戰特色

在傳統戰爭形態中，輿論戰和心理戰相互依存，但由於資訊媒介、傳播技術不發達，僅為軍事行動中輔助的任務。隨著現代傳播技術和手段的迅速發展，傳媒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也正在此種背景下，輿論戰與心理戰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又緊密相關的兩種作戰樣式。輿論戰與心理戰相較之下，突顯出以下幾項特色〔註八〕：

1.在作戰時空範圍上，輿論戰更加注重時空的全維性。在戰略層次上，它往往是服務於國家大戰略。而心理戰較注重和集中於戰時。

2.在作戰功能實現上，輿論戰特別是和平時期的輿論戰，更注重對客體社會文化深層結構上的長期滲透，改變敵方民眾的認知和信念。心理戰則注重於對敵方正常心理狀態進行擾亂、迷惑和欺騙。

3.在作戰載體方面，輿論戰主要是運用大眾傳媒，以及其他較為顯性的資訊媒介，進行資訊作戰。心理戰的作戰載體相對較廣，它可以綜合運用多種載體進行攻擊和防禦。

4.在作戰原則上，心理戰較靈活。輿論戰首先是一種輿論傳播行為，它要受到諸如新聞傳播規律、社會文化等諸多原則的制約，眾多的規定性使得它在戰時效應的發揮受到一定的限制。

5.在作戰控制方面，心理戰可控制較強。現代戰爭中，影響戰爭的因素呈現出多樣化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主要依託大眾傳媒進行的戰時輿論戰，不僅要與敵方直接「交火」，還要對自己的友方、敵國的盟友、中立方進行輿論引導、滲透，作戰對象、作戰範圍相對較廣，致使輿論戰變數大、難度高。

6.在作戰主體方面，心理戰主要是依靠特定的專業部隊。輿論戰的作戰主體，除包括軍隊特定的輿論作戰人員、軍隊媒體外，民間的新聞工作人員、大眾傳媒，以及各種能夠承擔資訊傳輸的組織，都可以成為輿論戰中的主體。

7.攻擊目標的隱形性與作戰目標的指向性。資訊技術的高度發展，將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加上國際戰略格局走向多極化，存在著許多潛在的不確定因素，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所實施的輿論宣傳，都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輿論戰的作戰目標具有隱形性；相反，心理戰的作戰目標一般具有顯著的指向性。

三、輿論戰之具體任務與戰法運用

(一)輿論戰之具體任務

輿論戰是交戰雙方綜合運用各種媒體和信息，有計畫的傳輸有利於我方作戰訊息，控制不利信息傳播，以達鼓舞我方士氣，削弱敵方鬥志。

其主要具體任務如下：

1.環繞國家戰略目標，利用大眾媒體統一民眾思想，為軍事行動創造良好之輿論和道義環境。

2.利用媒體對敵發起輿論攻勢，揭露敵人的不義與暴行，渙散敵之民心與士氣，陷敵於道義上之劣勢。

3.廣泛發展國際傳播，宣揚我方正義性，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4.採取種種措施，壓制敵方輿論攻擊，破壞敵方傳媒設施，降低敵方傳媒之影響力與影響面。

5.實施有效戰時新聞管控，限制不利信息傳播。

(二)輿論戰之戰術戰法〔註九〕

輿論戰涉及之對象不僅是敵方，也包括本國、敵國與鄰近國家，就敵方而言，輿論對象包括敵方政府、軍隊與人民，本國對象則包括軍隊官兵與人民，鄰近國家則包括中立國和立場未表明之國家、組織和政黨。不論對象為何，輿論戰之目的均為增強本國戰鬥力，居於輿論上風，進而孤立敵國，削弱其戰力。

其戰術戰法可區分如下：

1.先聲奪人：發動一場戰爭要師出有名，動員全國上下一同支持作戰，所以作戰前透過輿論造勢，找到合適理由說服民眾；作戰中不停製造謊言，以假亂真；作戰後又百般狡辯，自圓其說。

2.輿論惑眾：輿論戰常用之戰法，敵對雙方運用某些證據，製造假事實，顯示某些真假一時難辨的疑事，進而挑撥離間，讓敵方國家內外上下、軍民之間產生矛盾，凝聚不了力量，進而亂中取勝。

3.趨利避害：在戰爭中，凡是對本國有利之信息就鼓動媒體大量報導，凡是不利的信息，則進行封殺，透過媒體等傳播管道，不斷宣傳己方的戰果，鼓舞軍心，樹立戰場楷模。

4.強行壓制：隨著科學技術和通訊事業高速發展，電視、廣播、網路與報紙等媒體將成為輿論戰重要工具，若能取得「制新聞傳播權」將能在輿論戰上佔有絕對優勢，運用媒體優勢大量播放符合政治目的的傳播效果，若無法獲得優勢則運用武力予以摧毀。

參、輿論戰在戰爭之運用與效能

一、輿論戰在戰爭上之運用與效能

輿論戰是根據國家戰略意圖與軍事鬥爭任務，以輿論為武器，綜合運用各種傳媒和信息資源，激勵本國戰鬥精神，削弱敵方戰鬥意志，爭取政治主動和軍事勝利營造有利輿論環境之戰鬥行動，所以輿論戰是配合國家政治、外交、軍事鬥爭的重要型式，而軍事鬥爭是國家政治鬥爭的最高方式，由此可知輿論戰是戰爭的必備工具，因此輿論戰在戰爭若能有效發揮，將會產生或多或少影響。

本節則綜整近代戰爭，歸結出戰爭中輿論戰之運用與影響如表一，進而歸結出輿論戰在戰爭上之運用與產生之效能〔註十〕。

(一)具有推動戰爭的作用：傳播媒體的擴展與傳送範圍已大大改變世界面貌，加上媒體日益精進下，在人們思想領域中留下一個牢固印象，所以透過輿論戰作為促使1.激勵本國人民團結一致，2.破壞敵對國群眾基礎，摧毀抵抗意志，3.爭取中立國支持。

(二)具有反戰作用：1991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註十一〕曾表示：「要利用現代傳媒，來控制戰爭的發生，維持世界和平」，所以期望藉由輿論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國際問題；此外，也透過輿論發揮正義力量之功能，引導國際輿論，形成和平共識，進而限制戰爭，促使戰爭結束。

(三)具有橋樑功能：運用輿論管道做為國家、民族與政治團體之間橋樑，促使國際社會形成共識，進而達到有效溝通與信任，消除彼此歧見。

(四)具有侵略作用：在輿論發展之時代，一個國家的傳媒領域之完整，象徵國家主權之完整，所以面對傳媒侵略，則必須採取堅持捍衛手段，防杜別國侵略，。

(五)具有安撫作用：戰前與戰後之輿論戰的繼續與補充，所以針對作戰目的所造成之結果、戰俘問題與發動戰爭合理之檢驗實施輿論報導，提供完善之一系列相關措施。

二、輿論戰在波斯灣戰爭運用

雖然輿論戰是一種相對獨立的政治作戰樣式，但其發揮的作用遠遠超出了政治對抗領域，而是滲透到戰爭的各個層面，其作用越來越廣泛。2003年的美伊戰爭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新聞媒體參與最多的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電視實況直播的戰爭，也是敵對雙方輿論戰最激烈、最精彩、持續時間最長、受眾最廣泛的戰爭〔註十二〕。美伊戰爭中伴隨著高度發展的數位資訊技術、攻勢猛烈的軍事火力打擊，美英聯軍的輿論戰，媒體成了直接的戰爭工具，新聞成了銳利的作戰武器。美國對伊拉克實施強勁輿論攻勢，其效果是一般軍事打擊達不到的。楊堂珍〔註十三〕分析美國輿論戰戰法的基本形成，有以下幾點：

(一)清晰的輿論戰戰略指導：美國認真的分析伊拉克意識形態和文化特點，輿論攻勢緊密配合戰場作戰，把有形戰場和無形戰場緊密結合，輿論宣傳與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融為一體，貫穿於戰爭的全部過程，動搖伊拉克的軍心民心。

(二)靈活的輿論戰戰術：美國在輿論戰戰術層面上考慮得非常周到。針對伊拉克高級軍事指揮關於海珊的親疏程度不同，採取分化瓦解的戰術；透過「人道主義援助」的宣傳，增加伊拉克平民對美國現行政策的理解與支持；透過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散布虛假消息迷惑對方，以降低伊軍士氣和作戰能力。在戰術細節上，美軍注重分析作戰對象的個性心理特點，採取不同的輿論戰術，提高了美軍的作戰效率和效果。

(三)先進的輿論戰技術手段：美國利用自己擁有領先技術的優勢，在傳統宣傳手段的基礎上，運用高科技手段，如網路攻擊、電視插播、遙控廣播、信號模擬、聲像合成等，構成了對伊輿論戰技術手段上的絕對優勢。並且採用智能化、擬人化和超感官的技術手段，干擾和破壞伊的輿論宣傳渠道。美還積極使用「物理攻擊」摧毀伊拉克的輿論工具。美國開始以「文明戰爭」、「媒體自由」、「不傷害平民」的姿態出現，沒有對電台、電視台進行轟炸。但當輿論戰遇到挫折（俘虜事件和阿帕奇事件）時，美軍視伊和伊境外的媒體為「眼中釘」，立即用武力「拔除」。

(四)嚴格的輿論管制：「約法三章」，嚴格紀律。布希曾表示，在這場戰爭中，「即使是成功的秘密行動，也要守口如瓶」。媒體稱國防部長倫斯斐為「封鎖消息的行家」。在卡塔爾美軍中央司令部採訪的所有記者必須遵守美軍定下的「三不准」規定，及四條規則。

(五)嚴格執行，封殺新聞：對於不聽從美國政府勸告的新聞記者，他們立即給予懲罰。3月31日一天內，就有兩名戰地記者遭到美軍的「封殺」。

美伊戰爭可說是既打了一場軍事、政治戰，也打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輿論戰。美伊戰爭中，雙方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輿論攻防，象徵著輿論戰已經走上了戰爭的前台，昭示著現代戰爭對輿論權的爭奪已經成為貫穿戰爭全程的對抗焦點。戰時奪取和控制輿論權，構建己優敵劣的輿論態勢將是必然的選擇。

三、中共三戰之輿論戰運用與效能

2003年12月中共新修訂的「政工條例」中，強調戰時要進行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開展瓦解敵軍、反心戰、反策反工作。共軍也要求各級政治幹部和政治機關要依據這些職責要求，不斷加強自身的素質建設，努力提高發揮政治工作作戰功能做為政治幹部培養的一個重要目標，逐步建立一支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的專業隊伍，以提高作戰效能〔註十四〕。

所以三戰即是以開展法律戰獲取發動戰爭的法理依據，強化輿論戰控制媒體提高民眾支持率，實施心理戰多手段摧毀敵方抵抗意志，「三戰」是現代戰爭中交戰雙方在信息領域中進行的對抗，是信息化戰爭本質和特點的體現，其中輿論戰，則由戰爭雙方依據傳播學原理，利用電視、廣播、網絡、報刊等大眾傳媒，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受眾傳遞經過選擇的資訊，宣揚己方對特定事件的立場、觀點和看法，阻斷、瓦解和反擊敵方的輿論攻勢，從而影響受眾的情感和行為，引導社會輿論、影響民意歸屬，造成有利於己的輿論態勢。

在輿論戰方面根據中共官方看法，則認為在資訊戰爭中具有下列重要特性與影響〔註十五〕：

(一)輿論戰在資訊化戰爭中的地位凸顯

在人類戰爭史上，新聞輿論的地位作用早被人們所認識。資訊時代的到來和大眾傳媒業的迅猛發展，新聞輿論已成為戰爭的參與者和協助者。 

(二)輿論戰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武器

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新聞傳媒一改往日那種僅靠報紙、傳單、廣播的單一傳播方式，發展到具有電視、網路、通信衛星等多種高科技媒介的立體傳播體系，任何資訊幾乎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及時傳遞到世界各地，更打破作戰疆域，將戰場延伸更廣。

(三)輿論戰是左右戰局發展的重要力量

資訊化戰爭中，由於新聞媒體對戰場資訊全方位、大批量同步傳播，使得戰局的每一點變化，都會引起參戰軍隊、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從而做出各種有利或不利於戰局發展的決策和判斷，新聞輿論戰因此具有了左右戰局發展的重要地位。

(四)輿論戰是鞏固戰爭成果的有效途徑

資訊化戰爭的著眼點既注重武力征服，更重視精神征服。而新聞媒體做為傳播政治主張、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決定了它必然成為鞏固戰爭成果、實現精神征服的有效途徑。

(五)輿論戰具有強大的「殺傷力」

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國防部官員曾明確表示，真刀真槍的戰鬥只占25%，其餘75%的任務是爭取伊拉克人民的合作，而要完成這項不同尋常的任務，必須靠新聞輿論。伊拉克戰爭中，交戰雙方依託新聞媒體展開的一幕幕精彩紛呈的攻心伐謀，清晰地顯現出新聞輿論戰的「殺傷力」。

(六)輿論戰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毀敵方國民意志

輿論之所以是進行精神征服的有效手段，首先在於，輿論可以通過渲染誇大敵國內部的民族、宗教及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製造社會動亂，使國家分崩離析，民眾離心離德。其次，輿論可以通過對敵對國政權核心人物的醜化宣傳、在輿論上支持不同政見者、渲染政權內部矛盾等多種方式，動搖民眾對政權的支持，激化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第三，輿論可以通過渲染誇大敵對國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及心理上的「弱點」，掠其心志，摧毀其思想價值觀念，使其產生民族自卑感，喪失凝聚力。

(七)輿論戰可以嚴重擾亂敵方作戰決心

隨著間諜衛星、地面感測器等先進的偵察、監控設備的廣泛使用，使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難以保密。因此，適當地利用新聞媒介的公開性，有計劃、有目的地張揚造假，可以使敵方陷入真假難辨、決心難定的困境。

肆、輿論戰在現代高科技戰爭之探討

隨著科技進步，社會也隨之演進，戰爭型態更是不斷創新與轉變，從傳統作戰方式，進展到高科技與技術下作戰，相對的新聞傳播也因為作戰型態轉變產生巨變，各種傳播媒體迅速分化與整合，讓傳播力量擴增。

因此，輿論爭奪已成為高技術下之信息戰之主要形式，在信息技術促動下，不斷充實與演進，從傳統報紙、廣播與網路等，變成多媒體電子傳播媒體，大大提高輿論之時效性與影響面，且拉近國家領導階層與人民距離，讓所有決策更具時效性。

一、輿論戰在未來戰爭之發展與特徵

(一)輿論戰在未來戰爭之發展

輿論戰在戰爭中的地位從戰術層次向戰略層次躍升，有以下幾點原因〔註十六〕：

1.時代發展的特點將輿論戰推向國際間對抗爭奪的第一線。全球化給世界秩序帶來了從「全球割據」向「全球依存」的轉變，限制以暴力解決國際衝突的呼聲增高，因而，國力和國際地位的較量必然在社會資訊空間展開。大眾傳媒做為社會信息傳播流通的主要載體，就順理成章地被推向國際競爭的前台。

2、現代戰爭著眼點的變化使輿論戰成為「第二戰場」。傳統戰爭著眼點在於攻城略池，而現代戰爭的著眼點既注重武力征服，更重視精神征服。於是，直接用來實施意志、精神、心理打擊的輿論戰作用也就顯現出來，新聞傳播陣地成了精神殺戮、意志摧毀的無形戰場。

3、現代傳播技術的高度發達使輿論戰具有了全局效應。現今，大眾傳媒的現代化有了巨大的發展，資訊承載能力空前增強，輿論可以在瞬間對全世界產生影響。輿論戰有了全局性的效益，必然要上升到戰略性的地位。

輿論戰會提升至戰略層次，而不再是軍事行動的附屬品，還有一項重要原因是新聞傳媒的戰略威脅作用明顯提高。在現代社會和現代戰爭中，資訊正部分地代替人與武器的作用，充斥社會和戰場。以往戰爭中，武器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性能和威力上；進入資訊社會，武器的威懾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已超過自身的性能和威力，高科技武器尤其突出。科技先進國家透過各種新聞傳媒大量展示其高科技武器，目的就是向世界，特別是向第三世界國家展示軍事實力。他們這樣做，主要亦就是出於威懾目的〔註十七〕。

(二)輿論戰在未來戰爭之特徵

1.地位的戰略性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將輿論戰做為一種政治手段，其介入戰爭必然對戰爭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在近代戰爭尤其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甚至成為現代戰爭中決定戰爭勝負的一支主要戰略力量。

在近年來的幾場高技術戰爭中，輿論戰均先於軍事行動而展開，同步於軍事行動全過程，後於軍事行動而結束。所以高技術戰爭輿論戰的戰略性，讓戰爭的組織指揮者對輿論戰具備高度重視。更重視輿論戰的戰略地位，從戰略全局的高度審視到組織輿論戰活動，均應謀求輿論戰之優勢，配合軍事和政治外交鬥爭，贏得高技術局部戰爭的最後勝利。

2.傳播的即時性

傳統戰爭中新聞傳播的速度十分緩慢，隨著現代通訊技術應用於新聞事業則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狀況：從報紙到廣播電視到網路，從無線電廣播到電視實況到衛星即時傳播，現代輿論傳播已可以實現「同步報導」與「即時傳播」，至於連「新聞」的概念也不得不發生變化而加上「正在發生的事實」。將戰爭做為輿論注目的焦點，其即時性就顯得尤為突出。

在資訊化時代，眾多媒體中，誰能在第一時間報導戰事，達到先入為主的效果，誰就能主導受眾，箝制輿論，製造與我有利的輿論態勢。所以在高技術戰爭中，雙方均運用最先進的通訊技術進行新聞傳播，盡可能地提高己方新聞傳播速度；同時，通過各種手段干擾、打擊敵新聞傳播。

3.資訊的密集性

高技術戰爭以其事件的重要性、破壞的殘酷性與影響的深遠性，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從媒體上看，通訊社、報紙、新聞期刊、廣播、電視、網路均在黃金時間、黃金版面給予報導，甚至開闢專刊，專版、專欄報導，在新聞頻道滾動播出；從時間上看，各大通訊社均把報導戰事做為顯示實力的最好機會，全力爭取第一時間發出文字、圖片、圖像，各大媒體也派出本報(台)記者採訪最新的獨家報導；從內容上看，有戰況報導、有戰事透析，有敵情，有我情，有友情…… 新聞資訊鋪天蓋地、無孔不入，無所不報導，無所不涉及，都很好地滿足了受眾瞭解戰事的需求。

現代高技術戰爭中，新聞資訊的密集性，對新聞傳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統一組織協調，全方位立體報導戰事，並保持輿論一律；各媒體協同，形成強勢輿論，避免互相拆臺；最先進的通訊工具和優秀的戰地記者第一時間報導戰況，掌握先機；軍事評論家評析戰況，幫助受眾瞭解戰爭態勢；總之，高技術戰爭的輿論傳播，誰能以密勝疏、密而不亂，誰就能控制輿論，實現制新聞傳播。

4.新聞戰的激烈性

現代戰爭，是作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國力的較量。而在現代高技術資訊戰爭中，戰爭雙方進行新聞傳播，製造與己有利，與敵不利的輿論，爭奪制新聞傳播權的鬥爭，則誕生了新聞戰這一全新的作戰樣式。

爭取高技術戰爭中輿論戰的勝利，首先有賴於新聞機構、傳輸通道的存在。如在戰爭中首先即癱瘓整個新聞事業、傳輸不通，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也就不戰而敗了。因此戰時應把新聞機構做為戰略保護對象、做好多種準備，以保證新聞機構的運作和新聞傳輸的暢通。

5.策略的靈活性

輿論戰之策略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戰略目的，並需靈活運用各宣傳中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原則、方式、方法等等。所以現代高技術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強調突然發起攻擊，爭取先機制敵，靈活運用新聞宣傳策略方針。有時是透過新聞報導製造假象，以達到隱蔽自己戰略企圖的目的。

高技術戰爭新聞傳播技術的靈活性，並不是可以隨意杜撰虛構，而是通過新聞事實的靈活取捨、對傳播時機和「度」的把握而達到的。相反，不顧事實的胡編亂造，雖能取得暫時的效果，但往往很快因事實敗露而失掉受眾，最終損害媒體自身信譽。

二、輿論戰在未來戰爭之定位與影響

輿論爭奪對維持一個國家政治穩定至為重要，因此傳播科技發達之國家，常利用輿論技術優勢，大肆散布和傳播其國家的政治主張與價值觀，甚至詆毀和損害別國形象，干涉別國內政，挑動其他國家內部政治集團、民族、宗教之間矛盾，進而運用混淆視聽的虛假輿論製造混亂〔註十八〕。

所以托夫勒在《力量轉移》一書中曾論述〔註十九〕：在高技術民主社會所面臨的那些即將到來的政治危機中，所有各社會將運用「信息手法」，即操縱輿論信息影響對方決策實施和對方人民與決策者之溝通，從而破壞對方政治穩定，以實現本國政治目的。

未來戰爭將使輿論爭奪成為信息戰之主要形式，因為未來戰爭實質就是攻心，攻擊國家意識、部隊士氣、指揮官決心與意識形態及文化壁壘。在戰略上，運用輿論戰破壞敵方正常政治運作、經濟運行體系，削弱其軍民戰鬥意志，導致敵方處於癱瘓狀態，從而放棄抵抗；在戰場上，以輿論為主要作戰手段，攻擊敵方認知與信念，迫使放棄對抗意願，停止作戰對抗。

因國家與個人精神是易受攻擊與影響，所以精神防線首當其衝成為打擊重點；要防杜此攻擊則需建立無形之精神防線，由國家居於主導地位建立完善信息領域的法律和道德規範，透過輿論宣傳引導弘揚國家獨立和民族文化特色，維持國家獨立，對於霸權主義國家之媒體霸權侵略〔註二十〕與掌握大量傳媒資源攻勢下，均應有效防杜，建立有效輿論防線。

伍、結語

由於時代的發展和國際戰略格局的多極化，高科技戰爭的直接動因越來越複雜，戰爭的透明程度更加清晰，輿論的導向作用更強。任何一場戰爭，對整個世界格局來說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置身於這樣的戰爭環境中，透過輿論戰闡明戰爭的正義性質，爭取國際輿論的廣泛支援，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就成為作戰雙方必須關注的重要手段。

針對此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一、統籌策劃輿論戰戰略，建構高效能輿論傳播機制

由於輿論戰對戰爭具有決定性影響作用，所以必須將輿論戰納入國防戰略統籌，由國家專業部門負責，推動國軍新聞傳媒工作發展，提高駕馭傳媒之能力，並編訂輿論戰組織機構的職能與具體任務，建立權威與高效能的輿論戰領導機構，發揮輿論戰最大效能。

二、重視人才培育與訓練，提升輿論戰操作運用機能

人才培訓需長遠規劃，而不能只有組織而無人才培訓作為，否則將會造成組織空有架構，而無實質人才運作，因此應針對新興傳播科技實施培訓（如網路作為）與教育，隨時接收科學新知，讓輿論戰傳播方式更豐富、更成熟與先進。

三、強化輿論引導與管制，結合傳播媒體運作之機制

戰時輿論新聞作為，均為敵我雙方必爭之地，誰能獲得戰時輿論主導權，將會主導戰爭勝利，所以必須有效管制，此外戰爭新聞也為記者爭相報導，若無有效管制作為與發言人機制，可能導致洩漏軍事機密，所以必須特別重視，此外若能有效管制，結合媒體傳播作為，將會讓輿論戰效能加倍，影響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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